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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雨，现供职于
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年过知
非，喜欢读书，喜欢码
字。作品散见于网
络、纸媒。

籽树

方言与识字
何德立，网名“荷叶”，年过四旬，其貌

不扬，心很善良，曾做过超市售货员，现为
社区工作人员，“刘哥”的老婆，“胖子”的
妈。下班之余，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麻，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经
她娓娓道来，则令人捧腹，会心一笑。

德立散打

踩痛脚
□朱文建

要把对方打痛当然就是指到伤口
来一火，保证打得对手哇哇大叫，而踩
痛脚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行为。

以前读小学的时候，那阵条件差，
好多娃娃都打光脚板，冷天也是这样
子，没得鞋子穿，只有穿肉皮鞋。脚冷
得通红，要不就裂起娃娃口。那天，一
个打光脚板的学生就跟一个穿鞋子的
人打了起来。这个就不是经常说的，
打光脚板的不怕穿鞋子的，而是穿鞋
的不怕打光脚板的，打起架来专往痛
脚上踩。一脚踩下去就见效果，光脚
板流出血来，咧起嘴巴痛得脚都提不
起，只有乖乖投降，哪有还手的机会。

踩痛脚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专
门揭老底，也就是抽底火，遇到专抽底
火的最恼火。

老憨跟林老表的关系也还不错，
路头路尾见了都老表老表的招呼，经

常在一起喝酒打牌。林老表原来是综
合治安队的队长，这是个很吃香的职
务，哪个出摊占道，要搞个啥子店庆活
动，都要他点头同意。还有哪个的电
瓶车火三轮遭挡进去了，取车也要找
他。当然这些都不是白帮忙的，天下
没得免费的午餐，都要送点礼才摆得
平，几百千把块钱是家常便饭。有一
回老憨的一朋友的娃儿飙改装的无证
摩托遭挡了，找到老憨高矮要帮个忙，
老憨拍着胸口说没得问题，老表就是
管这个的，招呼一声就是。

结果林老表照样吃了他朋友的几
百块钱，老憨找到林老表说，老表，你
也太不落教了。老表解释说他都没来
头，但其他的人总要打点，话也不要拿
给人家说嘛。老憨想想也是这个道
理，好在把车取出来了，没有没收就算
是万幸了。

林老表一干就是十多年，前两年
他主动辞职不干了，一天到黑没事，就
跟老憨几个一起坐茶铺喝茶。老表出
手也大方，茶钱管了就是，喝了茶中午
又去杀馆子（进馆子），同样把钱开了，
整得人家多不好意思，老憨说没来头，
我们老表大方得很。

那天几个人又在一起喝茶，看老
憨抽的就是十多块钱的烟，就踏屑（扁
低）说，操得戳（孬），这个烟都拿出来
散。人大面大的，老憨也不计较，说当
然自己操得戳，哪敢给他比，林大队长
嘛。

林老表批他尽说 X 话，自己早就
不是啥子队长了，闲人一个。又说老
憨，还守啥子烂门嘛，挣得倒几个钱，
耍不来嗦！平时都开惯了玩笑，老憨
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说，算了，哪个敢
给老表比，你当然不缺钱啰，当那么久

的队长吃了好多钱，肯定用都用不完
了。漏点须子给我们都舍不得，真的
是越有就越抠。

老憨一不注意就踩到了老表的痛
脚，林老表一下就毛了，指到他说，你
娃不要乱说哈，你看到我吃的钱，把话
说清楚。这是开不得玩笑的，万一遭
查到了就脱不了爪爪。老憨也不虚
火，说他还吃少了，朋友都吃了几百。
林老表气得脸都青了，大骂爬你的，我
没得你这个老表。老憨寸步不让，哪
个稀奇你这个老表。两个人大吵了一
场，侧边人劝都劝不住。

过后两个人真连老表都做不成
了，路上碰到了都把脸车（扭）到一边，
再也不老表老表地喊了。有人说老
憨，你踩到老表的脚了，他咋个安逸
嘛。老憨说背时，哪喊他要吃钱，阎王
爷不嫌鬼瘦，啥子都要啄一嘴。

四川很多地方，有一种灌木，生命力特别旺
盛，再贫瘠的地方都能生长。它低矮，瘦弱，长不
高，长不壮，干硬的枝干上满是锐利的尖刺，细小
的叶片在阳光下浓绿闪亮。深秋时节，绿叶落
尽，一树亮丽的红色，仿佛星星点点的火苗在树
上闪烁。这些细微的火苗，是它成熟的果实，经
冬不坠，虽酸涩，却可食。农家小孩折一枝，拿在
手里，边走边一粒粒摘下，送入口里，细咀慢嚼，
其情其态，仿佛桃源中人。树，叫zǐ’r树；果实，
名zǐ’r。

籽树，《宣汉县志（民国版）》卷四《物产志》之
“植物所属”有“籽树”一条：“籽树，灌木也，生河
边及乱石中，秋深结实，溜圆如珠，鲜红欲滴。食
之粉腻，酸而微甜，参饭、做粑可以救荒。嘉庆中
年，且有储之以搭田价者。”志中籽树，与家乡到
处都是的zǐ’r树无异。在主持编撰民国《宣汉
县志》的曾祖庞麟炳（字斗南）笔下，口语里的zǐ
’r树，写作籽树。

籽，本指植物的种子。植物的种子，几乎都
是植物的果实，所以籽也可称植物的果实。植物
似乎都有果实，多以不同的果实命名，比如樱桃
树、杏树、桃树、李树、梨树；只籽树以果实的通称

“籽”为名。究其原因，或许是：籽树之籽小而微，
只是儿童戏吃的玩意，并非真正的水果，懒得给
它取独特的名字；深秋叶尽，满树都是籽，虽小却
多得有些霸道，仿佛树为籽生、籽是树魂，乃概略
地借籽入名，称其为籽树。

重庆云阳的龙缸景区，建有云端廊桥，称“天
下第一廊桥”；有一天坑若缸，称“天下第一缸”。
景区在山顶公路两侧，遍植籽树。深秋时节，公
路两侧红艳艳的籽树一株挨着一株，近看，仿佛
一堆堆燃烧的柴火，一支支高擎的火把；远望，则
如一条游动的火龙，盘旋矫夭，蜿蜒起伏。鲜红
欲滴的籽欢快地摇曳、颤动，仿佛朴实的山民笑
脸相迎。山风清凉，却无由地感觉到丝丝火的暖
意，流连其间，别有意趣，乐不知返。

老同学

这段时间很不开心，我仔细数了
一下，我有十多篇日记审核没通过
了。不过，生活啊，也不是天天不开
心。这不，上班时间，接到老同学的电
话，说他从郫县来我这边耍，准确的
说，他出差顺道来看我。我一半开心
一半愁，开心的是君从故乡来；愁的
是，我还在上班，恰逢上面领导下来检
查，我正身前身后的拍工作照，我的心
里像猫抓一样。我打电话，喊同学把
车停在好吃街附近，先找个地方喝茶，
我下班就过去。

知道这样对待娘家来人，很不礼
貌，但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好不容
易等到下班，我骑电瓶车飞一样的往
好吃街赶，等红绿灯的时候，我打电话
问同学中午想吃啥子？火锅还是中
餐？同学很客气说吃不吃都不要紧。
我说：“你难得来，不能一见面，就你好
我好大家好就饱了，总是要吃饭的。
你说吃啥子，我们就吃啥子。”

他说：“那就中餐嘛，这段时间我
胃不舒服。”

我马上打电话给刘哥，喊他中午
带上垚子回来吃饭，我同学来了，我们
去进馆子，喊他先去接我同学，并把同
学的电话号码发给他。刘哥答应了，
我又打电话喊胖子回来吃饭。

按道理说，应该是刘哥先接到我
同学。可我到了餐馆楼下，也没有看
见他们，我刚想打电话问。我同学就
打电话来了，他笑了说：“德立，你给我
发的啥子位置啊，你老公都找不到。”

我马上联系智商超低的刘哥。等
他们见面后再东转西转来饭馆的时
候，我都把菜点好了，五个人，四菜一
汤。

好久不见，大家都很高兴，想到今
天是5月20号，和老同学一起过，还是
很高兴的，喊胖子给我照相，照后，胖
子对着相片笑着说：“我妈的眼睛都落
到菜碗里了。”这个娃娃一点都不懂
事，尽说大实话。

同学告诉我说，我们班上有好多
男生都不在了，有好几个是优秀生。
刘哥插话说：“何德立，你一定不是优
秀生，你就是一个祸害，祸害千年在。”

表扬的话，刘哥都可以说得这样
不入耳，也是本事。我哭笑不得，看他
一眼。他就起身去买单去了，我发现
刘哥是不怎么会说话，但是，他今天做
事值得表扬，一点都不小气。我同学
还抢着去买单。我哈哈大笑，说：“在
这里，跟我这条地头蛇争啥子嘛？”

吃饭的时候，我同学谈他的爱人，
说他的爱人这么多年，陪他一起辛辛
苦苦打拼，很辛苦，现在，他喊他的爱
人想吃啥子就吃，想穿啥子就买，不要
心慈手软。

我笑了，把眼睛看向刘哥，刘哥心
里有愧，不敢与我对视，因为他从来都
不准我买买买！

我同学又说他的女儿想要一架钢
琴，却这样对他说：“爸爸，你给我买一
架钢琴，不要太好，撇一点都行。”最后
去买钢琴的时候，还是把那架最贵的
钢琴抬了回去。只是免得以后后悔，
后悔早晓得就买那一台贵一点的了。
一次到位不给自己留遗憾。还有上次
去给女儿买车，去的路上打算买一辆
十万左右的，最后东选西选，买了一辆
20多万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亲爸爸的样子，
对儿女都是倾其所有。但是，我同学
又说：“现在，我的爱人在女儿家里，帮
女儿带小孩，我对我女儿说：你的这个
保姆有点贵哦，她帮你带娃娃就可以
了，你不要喊她洗衣服，如果，你给她
安排事情太多了，累到了，我就把她领
回家了哈，不帮你带娃娃了，娃娃你们
自己带。”

不得了，我同学身居两角，好爸
爸，好老公都是他。

下午，我上班之前，我的同学就走
了，回郫县了。临走之前，在超市给我
买了很多苹果。本来想喊他多耍两天
的，他不。本来高燕还说了晚上请他
吃火锅的。下午刘哥打电话来问我是
不是他先去接了同学然后去高燕家？
我告诉他我的同学都回郫县了。

刘哥遗憾的说：“哦豁，本来想跟
到你同学去高燕那里混饭吃了，又泡
汤了。”

我说：“中午的菜，我打包了，你回
去热了吃嘛。”


